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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失格》的取胜之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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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匹走散的白马
飞过芦荻，险于僭越
猫的骨骼。星光和霜花
摩挲潜入
越来越挑剔的视觉
小河在远处与溪流合影
生活的一面，被西风
担忧。而雪，有自己的玉骨

一朵大丽花还在含苞
小雀舌未啄开
这不是慵懒，而是她
怀 揣 许 多 雪 新 织 的 丝 绸 在

矜持
青石小巷，越发幽深
小雪未雪，旁逸的花枝上
谁的手突然缩回
转身，在打结的发丝上
用颤抖，梳理交错

肉身的星星
◎马智友

雪下到天上，覆盖星光
被我们踩踏的事物更加轻薄

在山冈上，我们垫着往事仰望
萤火虫在飞，它们点燃夜幕
低沉，真实。那些存在的痕

迹啊

有时候像蛛网，装满光线
金木水火土，在一条河流里

相遇
把我们看成肉身的星星

在苍茫中默认命运。轨迹
被河水倒映着，群山和腐朽

的石缝
托起，镶嵌，一小颗星

学会蜿蜒。我看到的天体越来
越窄

需要一条河流，去替换

一截烟
◎毛文文

在一个纸盒子里玩耍
无处可逃时
一根和另一根抽签，也抽风水
谁先出去，风一定先翻牌

几只麻雀，一起从黎明醒来
在一根电线的长烟卷上
思考光阴。电线杆立在那儿
替命活着。仿佛一截烟
吮吸者不在那儿

食指沉默，一截烟灰沉默
村庄渐稀的炊烟
被秋凉后的蛐蛐，抬着回家了

不久前去武汉旅游，在武汉琴
台大剧院，观看了现象级音乐剧《人
间失格》。

琴台大剧院，是中国十大剧院之
一，也是国内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
计、建造的剧院。大气的造型，远看恰
似古琴，呼应了“琴台”之名，有着高山
流水的意境之感，伯牙子期知音的故
事正是发生在武汉。细细打量身边的
观众，绝大多数穿着长裙，化着淡妆，
非常重视观剧的仪式感。

音乐剧《人间失格》，改编自日
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同名小说。这
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也是太宰
治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人公大庭
叶藏的故事与经历，几乎都取材于
太宰治本人的生活。

将这样一部广为人知的文学作
品改编成音乐剧，跨越不同的艺术
门类，难度可想而知。音乐是音乐
剧的灵魂所在。《人间失格》全剧时
长三个多小时，歌唱部分占据了三
分之二，相当于两个小时用于歌唱，

现场听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回家查
了查资料，担任本剧音乐创作的是
著名作曲家Frank Wildhorn，他曾
多次提名格莱美奖和托尼奖，怪不
得业务能力一流。Frank Wild-
horn为《人间失格》总共创作了30
多首风格迥异的歌曲，扣人心弦的
独唱、酣畅淋漓的对唱，以及气势磅
礴的重唱，即便没有看过太宰治的
原著，也会被现场大大感染。音乐
语言同样能表达文字中蕴含的复杂
情感。

卡司也是剧作成功的关键部
分。《人间失格》采用了双男主交替
出演的方式，将作者太宰治和主人
公大庭叶藏构架在同一个舞台之
上，尝试探讨人与内心里另一个自
己间的关系。担纲武汉场演出的两
名主演分别是白举纲和刘令飞。前
者饰演内敛寡欢的大庭叶藏，后者
饰演自傲狂狷的太宰治。白举纲和
刘令飞都是音乐界的才子，唱跳演
俱佳，演唱时高音部分很多，大段大

段文学性的歌词，以及充满戏剧张
力的对白，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力。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确实
如此。

出色的舞美设计亦是《人间失
格》的抓眼点。每当大庭叶藏想起
等级森严的家族，父亲的巨大面具
就会从天而降，威严、无形的压力使
身在剧场的我也感受到了拘束和压
迫感。印象深刻的还有旋转木马。
舞台上竟然出现了一座旋转木马，
在游乐场里太宰治和叶藏才找到自
由自在的感觉。音乐剧结尾出现太
宰治的多部作品之封面，搭配感性
的台词，让人不禁为太宰治悲剧性
的人生唏嘘不已。

音乐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音乐、演员、灯光、服装、道具等缺一
不可。正是这几方面皆有可圈可点
的表现，才使《人间失格》成为剧迷
口中的中国原创音乐剧天花板，全
国巡演创下百余场零差评纪录，光
上海就回归演出了几次。

近年体检渐挂红灯，学校恰背
山临水，大春没课常登山。山高两
百米许，顶有寺，筑观景台，椅桌俱
备，游客稀松。有健身野趣，无力竭
烦虞，大春受用这份平适。秋末，约
同事们登山煮茶众乐。

同事中有洁，潜心佳茗，浸淫不
自拔，追索宁静自省，茶事自然全归
了洁，其余各备吃食。

既登，洁铺陈茶具，供山花于颈
瓶。大春开手机：“一首应景歌曲，
芬芳的山谷。”取电热杯倒入净水，
借廊中插座，须臾，琥珀色的茶汤在
轻盈温暖的琴键里于晴山碧空间倾
泻开馥郁的香气。

“男中音啊，前几天群里有汪老
师唱歌的视频，给你们看。”洁一番
翻找，头发有些花白的汪老师魁梧
地坐在长凳上抱着麦克风引吭高
歌，引得公园内游人驻足。

“汪老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小路》曾把每年的教工晚会推向高
潮。十多年前退休后在太湖边画画

唱歌种菜，还写博客连载跌宕起伏
的人生，通畅啊，四五年没见汪老师
了。”大春感叹。

洁气定神闲细冲慢泡：“系里都
快没四十以下的人了，下一波就轮
到我们退喽。”

大春说：“昨天一早送完儿子上
学顺便去了菜场，七点半提着一大袋
菜回家，一个七八十岁眯眼晒太阳的
老先生颤巍巍地冲我打招呼，老师
傅你出去啦？我下意识一摸下巴，昨
晚洗澡剃须了啊。我说买点菜。你看
着身体挺好的，老人继续招呼我。我
打个哈哈赶紧撤了。”众人大笑。

“去年李老师来校办事，中午你
们一起拉着他吃饭，我因为已经和
学生约好看毕业设计就没去，后来
想想应该去啊，学生可以再约，李老
师何时再来学校，他也退了七八年
了啊。”大春轻啜一口，“后来一次周
日，遇到邱老师临时有课来我办公
室找开水，中午我打定主意邀邱老
师吃饭，他正在车里吃面包，特意去

了学生食堂。那一餐简简单单，在
周围学生们的叽叽喳喳中，我和邱
老师吃得聊得都很开心。邱老师退
休这么久，没有饭卡吃饭不方便，年
轻教师也不认识他，能有人请顿饭，
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有这一天
啊，到时门进不来，人也不认识，心
里得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一早，大春送儿子上学，
堵在市图书馆门口一动不动。大春
无聊四处乱瞅，瞥到马路对面一个
高大的身影，可不正是汪老师嘛，和
他夫人正南行。隔着四五十米的距
离，大春没有半秒迟疑，立刻降下车
窗：“汪——老——师！”

没听到。大春拉下面皮持续高
叫，阿姨听到了，四处瞅了半天才远
远看到，冲老汪指指大春的方向。

马路嘈杂，大家用力相互挥手。
路通了，大春升起车窗向前

开。“你下次能别这么咋唬吗？吓死
个人。”是戴着眼罩卧在后座上补觉
的儿子。

芬芳的山谷
◎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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